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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语言的媒介性

李 茂 叶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相比有它的特殊性：语言是一种文
化，文学语言作为媒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语言还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体系，它与现实

世界相分离，有利于文学深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语言也是文学与日常生活的共同媒介，这

既使文学与生活、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又促使作家采用某些艺术手段使文

学语言在用法上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最终文学语言将传达的内容寓于自身之中，因而文学语

言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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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媒介，文学也不例外。
尽管学界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持不同见解，但文

学以语言为媒介却是公论。其实，语言不但是连接

文学与世界的媒介，它还是作家进行艺术传达的媒

介，是联系作家与读者、读者与文本，并使之沟通交

流的媒介，文学活动的任何一环都离不开语言媒介

的中介作用。在通过文学语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

不断发生着说话与受话、听与说的语言行为；通过文

学语言，文本才能被阅读，文本的价值才能得到实

现。因此，文学语言的媒介性质是文学语言研究中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语言这种媒介不同于

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它不像音乐的音调和节奏那

样感性生动，也不像绘画的色彩和线条那样直接以

感性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也不像雕塑的石头、金

属、木料或者舞蹈的动作那样直接以实体为媒介直

观地写形状物。抽象的语言符号必须被作家转化为

具体感性的语言形象才能收到其他艺术媒介可以直

接达到的效果。与其他艺术媒介相比，语言有什么

不同呢？

首先，语言是人的精神创造物，它既是思维的工

具，又是思想的直接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隶

属于人的精神层面。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性使

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有着根本的不同。洪堡特

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

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

象。”［１］对此，卡西尔深有同感：“我们的知觉、直观

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

起的。”［２］１７０也就是说，在语言使用过程的背后，总是

隐藏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成员所特有的感觉方式

和思考方式，因而语言不但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

的表征，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但我们很难说自然

界中的某种色彩或音调、某个线条或动作、某块石头

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或具有某种精神特性。所以，萨

丕尔说：“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

的’功能。”［３］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语言不像石头

一样仅仅是惰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创造物，故带有某

一语种的文化传统。”［４］１１１２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说：“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

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

部分。”［５］这些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对同一问题持

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就是：语言具有文化特性，它是

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存在。海德格尔直接把语言作为

存在本身，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本

质所在，任何文本作为一种流传物，都带着世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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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说话。在一些人文哲学家、语言学家如维柯、

赫尔德、洪堡特、萨丕尔、卡西尔、海德格尔、伽达默

尔等人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交往的工具，它

与文化、思维、存在、世界同一，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

的存在，人在语言中存在，世界就渗透在以语言为主

体的符号世界中。

可见，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化内涵，并在

更高层次上与其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

及意识形态等相通。这样，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就

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具有隐喻或象征功

能的文学语言更是如此。比如“月亮”一词，在汉语

中，它不仅是对物质实在的对象———我们看到的那

个发出清冷光辉、绕着地球转动的星体———命名的

符号，还是一个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蕴和情感色彩

的意象；它被无数的诗人吟咏过，从《诗经》（《国风

·陈风·月出皎兮》）、《古诗十九首之十九》（“明

月何皎皎”）中的“明月”，到张若虚的“明月”（《春

江花月夜》）、张九龄的“明月”（《望月怀远》），到李

白的“明月”（《静夜思》、杜甫的“明月”（《月夜忆舍

弟》），到苏轼的“明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同是一轮圆月，它是中华民族思乡情感的特有

表达，也是合家团圆的一种象征。因而“月亮”一词

所特有的文化意味、情感内涵，甚至使其成为中国文

化的一个表征，成为中华民族经验世界的一个组成

部分。而在其他语言中，“月亮”一词则表示其他的

意义，如“希腊语的‘月亮’（ｍēｎ）是指月亮的‘衡
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ｌｕｎａ，ｌｕｃ－
ｎａ）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明亮的状况。”［２］１７１因此，
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一个民族的语

言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和情感色彩使其在作为文学媒

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文学语言与该民族特有的

生活方式与经验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其他艺术门类

的媒介则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谁能说雕刻雅典娜

女神雕塑所用的大理石媒介是希腊所独有的呢？同

样，一个民族所使用的音乐的媒介与其他民族的彼

此之间也不存在质的差别，或者说，相对于语言，这

些艺术门类的媒介与该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

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音乐、绘

画、雕塑是无需“翻译”的世界性艺术。而文学则不

同，在将一部作品译为另一种文字时，最完美的译作

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语言的一些“味道”，越

是伟大的作品就越是如此。

其次，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化体系，文学以语

言符号间接地唤起意象；其他艺术的媒介（尤其是

造型艺术）是感性直观的，可以直接描绘感性的形

象，在这一点上，语言媒介更有利于深入广阔地反映

社会生活。语言在起源之初与人类的感觉经验、生

活情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充满着原始人类对外界事

物的特定感觉与理解，因而原始语言是一种感性的、

充满隐喻与象征的具体符号。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

与理性思维能力的增强，语言由最初的感性、形象逐

渐变得概括而抽象，最终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

体系。语言的符号化与抽象性使语言与实在世界相

分离，摆脱了必须与实在世界紧密相连的局限性，而

与人的思想观念直接相连，从而大大降低了文学对

实在世界的物质依赖性。所以，在所有的艺术媒介

中，只有语言将物质的因素降低到最低层面而将精

神内涵提升到最高层面。这样，人类通过语言将外

在的世界万物纳入自己的经验与视野，而人类的经

验与视野也会在语言中体现出来，或者说，人类对世

界万物的观念和看法是渗透在语言中的。在此意义

上，洪堡特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理论；卡西尔把人

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人类主要通过语言这种

符号媒介建构起一个不同于客观实在的符号化的、

文化的世界。因此，语言尽管像其他艺术门类的媒

介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它的抽象性与符号性

使其脱离了物质媒介的束缚，作家可以突破时空的

局限、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

想和意向，把人之所想、情之所至的一切都表现在文

学中。因而，文学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

瞬”［６］２５，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６］４３，

而绘画、雕塑应该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

刻”［７］，音乐必须局限于某一小段时间内。因此，语

言媒介超越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的

媒介必须在一定时间与空间中发挥作用的局限，可

以在广阔的时空中展开叙述，甚至按照需要拉长或

压缩空间，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跨越时空的对象。

因而，文学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媒介的抽象性与符号

性，利用语言媒介在驾驭时空与表达对象上的自由，

来表现一切对象。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像《荷马史

诗》、《红楼梦》，朱自清、冰心的散文，李白、舒婷的

诗等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魅力可以通过其他的艺

术媒介来表现。因此，黑格尔说：“语言的艺术在内

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起其他艺术都远较广阔，每

一种内容，一切精神事物和自然事物，事件，行动，情

节，内在的和外在的情况都可以纳入诗（诗在黑格

尔的时代泛指文学———笔者注），由诗加以形象

化。”［８］１１例如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中的一段

文字：

惊蜇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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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

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

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

是潮润润的。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上是由声母和韵母组

合而成的，在造字上有六书之说，这一段就大量应用

了双声叠韵字，而且双声叠韵字的声调是高低相间

的，在节奏上显得婉转回环；这些双声叠韵字大多以

三点水为偏旁，音、形、义配合在一起，字里行间就在

视觉上造成一种雨蒙蒙、听觉上造成一种湿淋淋的

效果，再加上文字符号的形态构成，使我们强烈地感

受到雨季的漫长与缠绵，但又不觉得沉闷。在这段

话中，语言符号本身的特殊效果是其他艺术媒介所

难以取得的，那种对雨季的特殊感受也是其他艺术

媒介所难以传达的。可见，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的特

殊性使它可以更深入、更广阔、更方便地反映社会生

活，这是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所不能比的。

再次，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它还是日常生活

中人们进行交流的工具与媒介，正如黑格尔所说，诗

“和宗教，科学和散文（指非诗）都运用同一种传达

手段（媒介），即语言。”［８］５３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媒

介在该艺术门类中都是“专用的”，在其所属的艺术

门类中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一旦离开艺术的氛

围，就只能在日常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发挥作用、产生

有限的影响，有的可能只是一个自在的存在物，如自

然界中的某块石头。而语言是文学与日常生活共同

的媒介，它的普遍有效性使其在方方面面介入了日

常生活，没有语言，人类的生活就无法想象。人类实

际上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透过语言这张网，人类才

能看清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这已是当代语言学界

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所以，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媒介

像语言这样对人类生活的介入范围如此之广、影响

如此之大。语言虽不是专属于文学的媒介，但它比

其他艺术媒介具有普遍有效性，这反而给文学带来

了其他艺术门类所没有的优势：语言是带着日常生

活的气息进入文学的，这就使文学与生活、文学语言

与日常语言建立起格外密切的联系———文学语言源

于日常语言的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使读者对文

学作品有一种亲切感，从而调动读者在接受过程中

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古往今来许多作家、诗人所着

力追求的那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自然平

淡的语言风格，又使文学语言在读者的阅读经验中

接近日常语言。因而，语言媒介借助于自身的优势

巧妙地保持着读者与作品之间的审美距离，文学也

因此而拥有比其他艺术门类多得多的接受者。

可以说，语言媒介为文学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

当然，有利也有弊。由于文学与日常生活使用同一

媒介，这使得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难以截然

划清。但文学语言毕竟是经过文人的加工、整理、提

炼过的，相对于日常语言的实用性，它以审美为最终

目的，不但注重在表达内容上具有情感体验性、语境

化特性、独创性和超越性的一面，而且在形式上力求

给人以美感并传达出某种独特的意蕴，文学语言注

重韵律节奏、语音语序、语法时态、标点符号中的每

一个细节。因此，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使文学语言必

须在用法上、表达方式上体现出某些特殊性或采用

某些非常的艺术手段（如陌生化等）以区别于日常

语言，显示出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与作为日常生活

媒介的语言的不同。对此，韦勒克、沃伦指出：“文

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它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

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地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

和微妙的转折变化。”［４］１２语言在文学中的特殊用法

会在艺术传达过程中体现出来，艺术传达阶段作为

作家具体使用语言的过程，也就是发挥语言的传达

功能、创造出现实的文学语言，将艺术构思物化为现

实作品的过程。

最后，文学语言不是单纯的工具，它既是媒介又

是本体。在人文语言学家看来，语言与人的生活活

动、生活实践合一；在人文哲学家看来，语言与文化、

与世界、与人的存在同一，传统语言观所认为的语言

的工具性只是语言功能的一个方面。所以，人文语

言思想既注重语言的工具作用，又深刻地揭示了语

言与人、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语言对人与世

界的模塑作用，这就把语言看作是工具与本体的统

一。这样，语言的“地位”之高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工

具，这是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都无法相比的。

语言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提供了最有效的途

径，担当了工具的职能；对文学而言，语言不仅仅是

反映生活的被动的工具，它还承担着塑造语言形象、

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同时又将语言形象与情感思

想寓于自身之中。汪曾祺有言：“语言不只是一种

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９］因而文学语言

实际上成为一部作品的核心所在，它直接中介着内

容本身，并成为文学的本体。所以说，语言是一种特

殊的媒介，它不仅是文学意义上的工具、人类交往的

工具，也是文学的本体、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

因而，仅仅将文学语言作为工具，或者像俄国形式主

义那样片面地将文学语言提升为文学的本体都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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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无论是作

为物质实在的材料还是作为抽象符号的数字与音

符，都局限于自己所属的艺术门类之内，不可能上升

为普遍的本体。

尽管语言成为一种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但个体

只能在既成的语言、文化、世界中说话。因此，个体

“怎样说”既受制于一定的“客观”条件———接受语

言的模塑功能，又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根据

具体语境灵活使用语言。语言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

系统，意味着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词语都是一

个概念，而概念作为一种概括总是与思想联系在一

起的，如何以抽象的概念传达感性的、丰富的审美意

蕴是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大矛盾。这样，在艺术传

达过程中作家如何在特定的关系和联系中使用语

言，使抽象的语言与作家的心理、情感发生“化合反

应”，再巧妙地转化为鲜活生动、富有个性意味的文

学语言，从而使艺术构思物化为现实作品，就成为文

学创作中的关键一环。黑格尔说：“艺术家的这种

构造形象的能力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象

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

完成作品的能力。这两方面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是

结合在一起的。”［１０］所以，语言作为文学的媒介应如

何将构思中的人物形象、情感思想、情调氛围传达出

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语言本身是文化的载

体、思维的工具和普遍意义上的本体，历史文化、思

维方式、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都与语言不可分割地

联系在一起，作家在以语言为媒介进行艺术传达的

过程中，这些因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的感觉

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优秀作品的语言既体现出

该民族的精神特性，又具有个体的独创性。因此，语

言作为文学的媒介，既拥有其他艺术媒介无可比拟

的优越性，同时也必须克服本身的局限性，才能创造

出与其他艺术媒介相媲美的感性直观、意蕴丰富的

艺术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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